刘永好 潘石屹 张跃

财富名人面对面
王海东：
欢迎各位收看深圳卫视《对话改革》，我是主持人王海东。现在我们是在海南的博鳌小镇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有许多的共同点，他们拥有同一个名字叫做“中国民营企业家”，他们都是福布斯中文富豪榜上的常客，三个人的身家如今累计起来达到了550亿元，他们所涉及的行业都是事关国计民生重大领域的行业，在各自的行业里面，他们都是响当当的领军人物。对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、对于财富、对于人生呢，他们都有着许多充满个性，但是却又不乏争议的见解，那么这三位如今碰到了一起，他们会有怎样的火花出现呢？ 

短片——
他，出生于贫困家庭，20岁之前没有穿过鞋；从80年代开始，他立足三农主业，创立了国内最大民营企业之一新希望集团，多年雄踞福布斯、胡润富豪榜前十名。（字幕：刘永好，中国“赤脚首富”）

他，大学毕业在石油部任一名小职员，却不甘寂寞下海经商，和妻子联手创办SOHO中国房地产公司；他善于玩概念，精于反策划，被誉为是一名基本娱乐化了的地产商人。（字幕：潘石屹，娱乐化的地产商人）

他，曾是一名美术教师，却投身高端技术领域，创办全球最大直燃式空调公司远大集团。他热衷于个人享受，拥有多架私人飞机，被称为最奢侈的企业家。（字幕：张跃，最奢侈的企业家？）

他们都是富豪，号称彼此是好朋友，他们聚到了一起，能聊些什么呢？ 
王海东：首先特别欢迎三位今天来到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演播厅。这个地方叫做博鳌，咱们成语里面经常会说“独占鳌头”，可以说，三位都是在各自行业里面独占鳌头的人物，今天能够来到这里，我们感到特别的荣幸。我知道三位之间的关系都是比较熟了。在这里呢，我想一开始 ，我想请三位来各自简单地点评一下对方，我们从刘总开始，在您眼里，潘总和张总都是什么样的人？

刘永好：潘总是个“大侠”，他房地产做得很好，又上市了，而且上市圈了不少的钱。有人说他有100多亿，放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呢，他又是一个公众人物，他的博客可了得！大学里面的男男女女对他的博客特别喜欢，据说有一千多万的读者；同时也出了好多书，也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好朋友。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房产开发商，又是一个文化人，同时呢又喜欢写博客，他又喜欢收藏，他是一个比较立体的人物。
王海东：明星式的人物。
刘永好：而且他还拍电影，听说拍电影还蛮卖座的。
王海东：对，但您不是好像不太喜欢这种明星式的人物吗？
刘永好：我觉得他这个明星还可以，他虽然说明星了一点，但是大牌的感觉还没有。
王海东：这是您对潘总的评价，那么在您眼里面张总是什么样子？
刘永好：张总我们也认识多年了，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创业的。他做得比较精、比较专。他做的空调，一个远大空调，那了得！全国乃至全球都是响当当的。最近他又搞了一些，叫做人们生活健康的、环境保护用的空气净化机，做得特别的好。他的特点就是做事精益求精，他是学美术的，学画画的，同时对音乐很有感觉，对艺术很有感觉，做事情、做事业像做艺术那样的。我没去过他的工厂，但是我听说他的工厂像个花园一样的，草地、工厂的房子，每一个地方都没有可挑剔的，就是拿一种做艺术的执着来做企业，而且他做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高的，那么他也老不上市，我问他为什么不上市，他说用不着上市，现在钱都用不完了还上市干什么？而且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做出一个张跃的标准，做出一个张跃的风格，而且他还买飞机，在全中国最早买飞机，买最多飞机的人，就是说他很有个性。
王海东：但是为这事批评他的人也很多。
刘永好：有一次有人批评我，实际上应该批评他，结果批评我了，我还受过了，这个事我还应该和他讨说法。
王海东：您怎么会代张总受过呢？
刘永好：有一段时间有人说，某某某说我买了几架飞机，而且说我怎么怎么样的，实际上我没买飞机，我想是他弄错了，可能张总买了飞机怪到我头上来了。
王海东：叫“张冠刘戴”了。
刘永好：所以说我觉得有一点不对，他又不给我补偿。你看看，他又一点补偿都不给我，你看就这样笑笑就算了。
王海东：张总怎么表态的？
张跃：难说啦，是好是坏，大家去理解，有的人以为，多消费一些，或者说是能够消费别人消费不起的东西觉得蛮光荣，或者是蛮神气，像他觉得自己要朴素一些，那他又觉得不好，好像对他的名望反倒不好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。

王海东：在您眼里面，潘总和刘总是什么样的人？
张跃：潘总我就特别熟，我们认识也有五六年了。潘总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，他这个人为人特别地谦虚，我原来为人就不太谦虚；另一方面，潘总其实蛮有气质，说话说得比别人幽默，你说你开个会搞个论坛什么的，有潘总一般就不死板。所以他特别受欢迎，所以他的地产做得好跟这个有关系。再说，我估计政府也是一样，你平常就是很幽默的人，政府也比较让着你，我估计也是这样，所以他能够弄到很好的地，反正北京那么多好地，我不太理解这个买地中间的故事，但是反正他能够弄到很好的地。刘总呢，我们认识时间还不长，接触也不多，但是刘总应该在中国民营企业里面，算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，应该说，成功最早的是他，刘总很成功的时候，我们还默默无闻，刘总应该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很有名了，其实某种意义上说，刘总，说改革30年，对于改革开放，至少对私营企业、民营企业这一块的鼓舞作用很大。
王海东：很多时候是刘总在前面趟路，我们在后面跟着。
张跃：就是他能够，而且做的是普通产业，甚至是劳动密集型产业，能够成功，就让很多人敢于去做，现在做生意，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创业激情那么高，就是有人在前面很成功，又不是搞的很复杂的东西，这样的话就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。像我们这个东西，它是专业化的东西，而且我一做大了以后，别人这个行业也进不来了，所以说引导作用还不突出。
王海东：好了，我们听到了张总对两位的评价。潘总，您怎么评价您两边的人？
潘石屹：这两位都是我好多年的好朋友了，也是我心目中的两位偶像了。刘总认识的时间更早一些，差不多七八年前、十年前认识的，也从刘总身上看到了办企业是非常智慧的，作为饲料行业，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。中国有一个大政方针就是改革开放，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富裕，这里面具体的一个公司的案例，最好的是刘总他们的发展，我确实觉得非常地有意义。
王海东：从私人这个角度您对他怎么看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刚才说您是“大侠”。
潘石屹：他特别地幽默，说话很有逻辑，不像我，他们俩都当过老师，所以说话表达能力我觉得都比我强，而且刘总在性格各个方面特别随和，我记得有一天到我们家去吃饭，本来是我们俩约着出去吃，我说你到我们家来吧，他说你们家的饭够吃吗？我说多加一把米嘛就够吃了，所以也是特别随和。

王海东：您觉得张总在您眼中是个什么样的？
潘石屹：张总对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不睡觉。这个确实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因为我正好跟张总相反，我就说你穿不好，吃不好都可以，可是到点就要睡觉，所以张总用飞机把我接到他们厂里面去参观，参观完以后，是凌晨一点钟快两点钟了，他给我说潘总你去休息吧，我还有几个会要开。凌晨两点钟还有几个会要去开，我说你不睡觉？他说好不容易回来了，现在把几个会开了。开完会以后，第二天六点多钟又来陪着我吃饭，我说昨天你睡觉没睡觉？他说睡了一两个小时。我觉得每天我要睡不够八个小时，觉得这一天是没有精力的，他可是睡上一两个小时，做任何事情的话，精力非常的旺盛。

刘永好：我感觉他是什么呢？勤奋、努力、享受并快乐着。是不是这样子的？
潘石屹：第二点呢，我对张总的印象是特别的严谨，任何事情，就对这个技术的精益求精，这个管子应该怎么做，怎么涂这些东西是精益求精，对员工的管理，制度也非常多，我们去了以后接待我们，什么时候介绍，什么时候参观，参观哪个车间，是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呢，这个制度的建设、管理啊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但是对员工提醒，说一天必须刷上两次牙，我觉得这个呢，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小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爸爸妈妈培养我们的，可是我们小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，都比较困难，所以一天啊，爸爸妈妈说刷上一次牙，还要提醒少放点牙膏是吧，节约一点。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了，可是我们可能大多数的人没有形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，就得靠张总提醒，这不光是可能对自己的员工的提醒，对全社会的年轻人都提醒，如果一天大家都能够做到刷两次牙，每一次刷牙超过两分钟，这可能对社会的空气的净化各方面，都很有好处的。
（片花+导视）

王海东：张总，对于您买飞机和买车，我们这儿有一个数据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？这是您底下的员工私下透露给我的，说您现在拥有五辆奔驰，其中一辆加长，四辆商务别克，一辆丰田，一辆法拉利，一辆加长红旗，一辆加长凯迪拉克，这是十三辆车。另外有四架私人商务飞机和三架私人直升机，这是真的吗？
张跃：数据都不是很准，车倒是比这个多得多啦。
王海东：车还多一些？
张跃：车都是工作嘛，都要用嘛，飞机也对工作有好处。
王海东：您还是认为飞机对工作有好处？
张跃：对，其实真的，我过去很长时间，不到万不得已不用飞机，长距离，直升机还用一用，像长距离的这种飞机，两三个人用，还是蛮浪费的，蛮浪费油的，就是蛮增加二氧化碳，增加温室气体。
王海东：我看了很多关于您的资料，我发现您手下的人特别特别害怕您，因为您的管理非常非常严格。我不知道潘总和刘总知不知道，远大集团方方面面这种文件、规章方面的文件，有一个统计说差不多50多万字。
张跃：中午还有一个记者在问我，你的制度那么多，会不会对员工约束太多了？让他们不愉快，或者说创造力会有限制，会限制你的发展？我觉得香港的规章制度比大陆多，那它的自由度降低了吗？发展慢了吗？美国比香港法律条文还要多，堆积如山，买辆车都可以看到几十条法律，大家都知道，美国的自由度比香港还高，其实就是规定得越细，人越自由，越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，像我们那里，是没有人可以欺负人的，连我也不能欺负别人，我要随便处罚哪个员工也做不到，因为有制度。我的规章制度还没到那个程度，如果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的时候，像欧美一样，我的公司发展速度还会快，同时员工也会更幸福，这一条是一定要注意的。
刘永好：我们公司也有不少的规定，但是可能没有张总那边那么细一些、那么严一些。实际上各个企业有不同，跟他从事的产业相关，也与企业的风格相关。实际上我觉得没有一条所谓的最好的道路，都是相对的，你觉得在你那个模式下，你那个体系下，你那个产业这样做最好，那么就这样好。我觉得他做得挺好的，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。他们的产品质量好、市场受欢迎、企业效益好、发展稳定，那就说明了他们的制度还是挺好的嘛。

王海东：刘总我到这儿有一个问题，我觉得您现在这样的身份，您还会直接和农民打交道吗？您应该会和更多的企业高端或者说金融界的人士打交道会更多？
刘永好：我这两三年到农村去得很多，当然了有时是到我们国内的各个地方走一走。我做了很多的调查，我现在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做调查研究，我看看这个地方的农村，他们的人有多少出去打工了？他们这些人有多大年龄的在做什么呢？他们收益多少？他们养猪是多是少？他们种地的收入怎么样？他们有什么想法？农村的教育情况怎么样？不但在中国调查，我还到美国去调查、到日本调查、到韩国调查、到欧洲调查。我发觉做这些调查非常有意思，使得我们对中国的农业、农民、粮食问题有个更深层次了解的同时，更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，看看这些西方国家，这些主要的产粮国、输出国，他们在做什么、在想什么？今后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冲击？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应对？最近这几年我起码写了十几篇这样的调查报告，而这些报告首先指导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；另一方面我跟我们的同行业分享、我们的协会分享、我们的商会分享。其中比较好的我认为有价值的，我报给更高层，我给中国政府的最高层也写过好几篇这样的报告，而且非常高兴也得到最高层的认同，甚至还请我到中南海去，向我们的一些官员讲一讲关于我们对农村、农业、农民，和农业生产现状的一种看法。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，一定要站得更高一些，看得更远一些。
王海东：您觉得企业要往高往大做，要看得远一点。我觉得张总未必就这么想，比如说他的公司坚持不上市。这个在很多人看来，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！上市难道不是对企业而言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吗？
张跃：我一切事情都要让我开心。我从最初搞研发，我做过一年多的生意，一年多的装修，我觉得不快乐就不做了；后来我搞这个工业以后，我觉得很快乐，就是搞研发，我研发的产品，我选择的这个类别，是我觉得有价值的我快乐，社会需要、用户需要、我自己也需要，然后过程中间我做研发也觉得快乐。因为你从无到有去搞一件事情，尤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成功的那种快乐真的很难形容，所以在经营上也是一样，好多人要跟我参股，要我上市。我一直在探讨，我跟很多人探讨过，基本上得出的是比较负面结论的多一点。但最近一个马云，一个潘总，我觉得他们俩也是比较追求快乐的人，他们既然上市是有道理的，而且上市又那么成功。因为钱多了，总体来说不是坏事，你说我现在总是有现金存在银行里，但是你说我钱很多的话，我可以在某一个方面让我更快乐，我把我的这些有利于社会的产品一下做得很大，比如说一下放大20倍、50倍，钱多了就可以这样放大，但是还要考虑一点点，我会不会被误解，会不会在我的操控这个企业的时候被别人左右而顾及这一点点。总体来说，做这一件事情，心理上的快乐还有过程中间交往，总之全过程的快乐是最重要的。
王海东：我知道可能潘总这两天不太快乐，因为这段时间港股一直跌得很厉害。
潘石屹：其实这个跌的话，是你心里的感受。
张跃：他有预期的，没有跌出他的预期我看就没问题。
潘石屹：远远跌出我的预期了。
张跃：跌出你的预期了。
潘石屹：可是这个你可以不看它，你不看它的话。
张跃：跟它的表现没关系。
潘石屹：对，跟它的表现没关系。因为这是个大势，大的次贷危机来了，全都在跌，因为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需要现金，不看你的业绩。
王海东：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就是说，三位已经坐到这个地方了，你们彼此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，或者对对方有些什么样的好奇？
潘石屹：这个摄像机一照以后，交流就不畅通了。
张跃：恰恰相反，你要是看到没有摄像机他们交流才有味道，尤其他们两个人，说出来话很有味道。
刘永好：我昨天问了一个问题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最近有人告诉我，他的博客的点击量是1300万，1300万什么概念，我认为就非常多的了。我就问他，写博客累吗？他说不累。我说你工作那么忙，你还有时间写博客吗？他说有。我说写博客有什么好处呢？他说觉得很愉快。我说为什么愉快呢？他说可能是把自己的心得、体会、把以前的故事跟别人分享，而别人又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补充他，来完善他，来充实他。这个时候自己就感觉到很愉快，我觉得或许这就是追求人生的一个快感吧。

潘石屹：我觉得最有意义的问题，就是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刘总连着说了四次，对我就说了两次，对别人、在我听到的一共是四次，就是胡总书记今天（4月12日）下午的讲话，提到了在过去的30年，我们国家取得的成就，主要是靠四个字，改革开放；未来还是靠改革开放，这句话听了以后，他很兴奋，他说这回好了，踏实了，放心了，我觉得这么说，你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。
王海东：前两天有朋友告诉我说，您是最近刚刚在博客上披露了差不多，将近20家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他们的财务数据。
潘石屹：国内的20家，香港的全部。 其实这些数据呢，都是公开的数据，因为我分析2008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缺资金，当我把结论说出来的时候，好多人都不同意，他说缺资金是别人缺资金，我不缺资金，然后这样呢，我就分析了一下公开的财务数字，就把所有在香港上市的上市公司的财务的负债率、银行存款的情况列出来，因为国内的上市公司比较多，我就选了20家，都是他们自己公司公开的数字。
王海东：您把这些集中到一起，想表达一个什么？的确如您所言，现在房地产公司日子不好过。
潘石屹：对。实际上是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量非常紧张，因为这个行业呢，资金市场的依赖性非常的强。
王海东：您还是坚持您的那个100天的“剧变论”？
潘石屹：一百天“剧变”呢，这一百天应该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很理性地做出调整，如果不能够做出调整的话，这个行业的资金压力是很大的。
张跃：你的剧变指的是什么呢？
潘石屹：就是房地产行业……
张跃：剧变就是有一些……
潘石屹：转让啊、兼并啊，各种各样的。
王海东：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理解，为什么张总不愿意让远大上市了，至少很多数据可以不用让别人看到，不用被别人拿来说事，是这样吗？
张跃：我没想得那么远，总体来说，你就是搞经营嘛，我觉得自己没有被某一些原因阻碍你的手脚，我的感觉我这一辈子，到现在为止还是能够自己给自己作主。所以我在说创业究竟为什么好和坏啊，你至少要想一想，你是属于哪一类人，你要是属于像我这一类人，那就只能创业了，不管成不成功都得创业，你要控制自己。
刘永好：企业家很多都是非常有个性的，像张跃，无论如何讲他是非常有个性的，你看他讲话，他非常自我，怎么想怎么去做，不危害他人，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、想做的事。而且，一做就把它做好、做精、做深。他喜欢汽车，买很多汽车；喜欢飞机又买很多飞机。有人说他是浪费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他买飞机、买汽车的钱都是公司赚的钱上了税的，能够买得起那么多飞机，说明他上的税更多，实际上对社会、对国家的贡献很多，同时他的员工的收入也不低，从这个角度讲，我觉得也是蛮好的；另一方面人各有爱好，他就爱好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，当然现在他进一步提升了，觉得好像是要环保，少开一点飞机，免得污染环境，这个是变化的。我们潘石屹潘总也是非常有个性，你看看那个商人就是商人嘛，个子也不高，长得虽然漂亮一点，也不至于漂亮得那么漂亮，还公然去演电影，当主角，那个东西我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你演电影就演电影，你上什么博客，博客就博客嘛，一千多万人还喜欢他，你看看？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就羡慕，羡慕的时候就嫉妒，嫉妒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就说话难免的就有一点好像是酸溜溜的。他也不介意，那么你酸一点，我也酸一点，大家一块酸，差不多就算了，又是好朋友。
王海东：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都批评您，说您只会赚钱不会生活。
刘永好：因为我觉得从小养成了一种比较朴实的作风。因为我小的时候，20岁以前没穿过鞋的，我串联的时候到北京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，我好歹穿了一双鞋，是街上去买的，是人家解放军穿过的那种旧鞋，缝补好的解放鞋。结果呢，见了毛主席，去的时候人特别多，不知道谁把后跟给我踩了一下，我站起来后跟和鞋帮分开了，根本没办法缝在一块了，为了见毛主席没办法，我找了一个绷带，去医疗所找了一个绷带，说我受伤了，用绷带把它拴了见的毛主席。我就是这样出身的，所以说我就特别地珍惜。另外也没有特别的奢求，我觉得现在挺好的了，我现在就是吃饭我吃得很好，吃得比他们都多，睡觉我也睡得很好，一上床我就睡着了，一上车睡着了，一上飞机睡着了，我觉得这挺好的，所以说我经常讲，首先是感谢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，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，使得我们能够吃得饱饭，能够穿上衣服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能够去参与创业；同时，为社会做一些贡献的同时，自己的心态也变得很好了。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了，就是每个人都不同的，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。当然了，别人说，你要说你买车，你买多少车都可以；你买飞机，其实很多飞机公司都找过我，先找的我再找的他，后面卖给他了又找我，他说刘总你看人家谁谁都买了，你也买吧，你的钱不比人家少，你是不是买一个更好一点的？我想了半天，我买来干什么呢？因为我用不着，确实还是一个习惯的问题。
（片花+导视）

王海东：这两天我了解了一下三位的身价，在2007的福布斯富豪榜，三位目前合到一起的话，身家总共是550亿。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面，对三位第一个印象，是有钱人。那么我想问一下了，大家觉得人们、普通的人，对于你们有没有一些怎么样的误读或者说是误解？

潘石屹：我觉得这个误读的话就是一开始的时候，误解比较多一点，我想可能刘总在一开始啊，尤其前些年，突然一下排成中国首富的时候，一定周围人的目光、压力、看他的心情都不一样，可是这个社会越发展，人们就越能够平静地、很理性地去看待别人。我记得房地产行业也是这样，大概在三、四年前吧，大家的误解特别多，就好象整个这个行业的人都不是好人，所以拍一个电影叫《大电影》，里面那个最坏蛋的反面人物叫潘志强，就把潘石屹跟任志强合到一起，就是对一个行业的误解，我说你们不要误解我们。
张跃：还有这样的电影？
刘永好：你自作多情了，人家为什么不能叫潘志强呢？你不能够因为人家姓潘，又叫志强，就结合了嘛。
潘石屹：这个电影我没看过，是记者采访这个导演的时候说，你为什么叫潘志强呢？说因为有个叫潘石屹的人，还有个叫任志强的，把他们两个加在一起，所以就叫潘志强。还有一个电影是四川人拍的，叫《疯狂的石头》，那里面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，光着头，特坏的，说是选一个什么形象的呢？说，潘石屹长什么样就选个什么样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之间的这种误解啊，行业之间的误解也不好，就是这个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一种误解，也非常不好。所以就像刘总经常见农民，互相之间了解，这也是加强一个，不要误解，不要存在任何的偏见，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重要的。所以刘总刚才讲了以后啊，我深有感触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刘总第一次见毛主席的时候，这鞋还是用绷带扎的，还是一个破鞋，所以到了今天，改革开放到了今天，其实就短短的30年的时间，我们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政策。如果说没有这个政策的话，我们这个国家还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。
王海东：张总您觉得，大家对您的误解最多的是在哪方面？
张跃：就你说的可能有人总认为我们公司对人的约束太多，制度太多，总认为到远大是没有什么自由度的，别的方面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误解，因为我到处在申明，我现在尽量少用飞机，别人认为我有点盲目地追求奢侈啊，追求个人享受啊，我这个人是很追求个人享受的，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未来的地球，污染那么重，未来的地球温度变化，或者是各种物种也好、水啊、食物啊，这些污染直接伤害到我们，伤害到我们的后一代，甚至我们的后一代都很难正常的生活，这种事情我还是很敏感的。
王海东：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刘总，刚才潘总也说到了您，说到改革开放30年，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，那么您的每一步的选择确实是中国改革、或者说经济发展的那个节奏来进行的。您也是被誉为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的一个缩影、一个领军性的人物。而且，从早期的这样一种实业，到后期金融，再到现在做这样的一种慈善事业，大家似乎对您的误解，比起他们两个来说要稍微少一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您觉得这一种压力、这种光环会不会给您带来很多压力？
刘永好：其实做企业总是有压力的，压力来自哪方面呢？来自于我们的企业要正常的生存和发展。我有四万多员工，我每个月都给他们发工资。我不能够说哪一天就发不了工资了，这是很大的社会责任。同时呢，我们要给员工提供保险，要按照国家规定的一些制度让他们去享受；同时要增加他们的收入，这只是最简单的对内；另一方面，像我们国家有13亿人，是全球最大的肉蛋奶的消费国，理应产生最大的这种肉蛋奶的生产者，但是我们国家肉蛋奶的生产者总体规模，比很多国家小得太多，不是小一点点。我就不服气呀，为什么我们工业能够赶得上，城市建设能够赶得上，农村建设、农产业就不行呢？我们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是我们笨吗？我们一点都不笨；是我们科技含量比别人差吗？我们农业的科研水平并不差的。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农村的社会经济格局面临一个转折点，原来是小农的这种生产体系，就是几亩地、一头牛、十几只鸡、几头猪，这种模式实际上上千年就是这样的。怎么办呢？只能扩大规模。要扩大规模，这个产业格局就会发生变化。那么现在我非常高兴的是国家的鼓励，农民自愿选择离开农村，那么农村的这种小农的养殖跟不上了，就迎来了现代化规模化的养殖这个体系的催生；同时，我们农民朋友赚了钱落叶归根，又想搞规模的养殖业，但是发现困难很多，他们贷不了款，银行不给他们贷款；他们要发展，技术上又不行。这个产业体系不行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做这样的试点:我们就成为一个组织者，我们鼓励当地成立养猪、养鸡合作社；我们成立担保公司，帮助他们去融资、去担保；我们提供技术、提供饲料，那么我们形成产业一条链、一条龙，同时保证食品的安全问题；同时呢，我们进行屠宰、加工，面向市场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降低成本；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保证食品的安全；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催生现代农业的规模的体系的建设。我们已经创业20多年了，未来的20多年，这就是我们的主线条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心骨。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，这个口号可能空了一点，或者是虚了一点，叫“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”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虚，因为我们那么大的市场，按说就应该有世界级农牧企业。
王海东：我注意到潘总听你讲的时候特别仔细。
潘石屹：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一下，现在这个猪肉的价格、鸡蛋的价格涨得这样快，就按照您的这个设想，又能够实施了的话，这个猪肉价格、鸡蛋价格能够降下来吗？
刘永好：假设这样子实施了以后的话，在现有粮价的情况下，猪肉价格、鸡肉价格一定会降。因为你想，你一个养殖单位你养十几只鸡，跟养几万只鸡、十几万只鸡，你说成本哪个低？从管理的角度。同时我们现在的养殖体系是什么呢？是一家一户的养，是爷爷咋养我咋养，是靠经验；而现在我们应该说是专家咋说我们咋养，是靠技术、靠科学。
王海东：我们注意到张总在很多场合都谈到对于环境的重视和环境的保护。潘总说他明天回北京的时候，有可能是坐经济舱回去。我相信这个举动，一定是比您坐自己的飞机回去要环保得多了，在碳的排放，方方面面。

张跃：我（这次）也是坐飞机来，（不开飞机），但是我尽量坐头等舱。他故意蒙你的，你稍微干净，稍微体面一点，有什么不好？对不对？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来约束自己的，说实话，我人生享受不多，就那么几种享受我还在约束自己的，坐飞机是一个很大的享受，我是因为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，我才买飞机的。睡在飞机那里弹琵琶，安安静静的看着天上的星星，反正那种感觉永远是无法形容的。我永远就是在寻找那种享受，但是在约束自己。只要你在飞行，你就有污染。我现在决心很大，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用。我估计一年也就飞十次。那早前如果没有这个限制的时候，可能我飞30次或者40次，我对自己算是比较满意，在这个尽责任方面，其实尽这个责任也是为了自己开心，至少为了不让自己觉得负罪，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开心的地方，像他演电影肯定是为了开心，他不像有些演员是为了钱是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找满足自己享受生活的方法不同。

王海东：潘总，你已经很长时间没说话了。您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问问他们两位？
潘石屹：我就先更正一下坐飞机的事情，因为张总是特别喜欢汽车，也是特别喜欢飞机，他对所有机械的东西，有一个特殊的爱好。而我呢，我坐的车是什么型号的，我的车牌子是多少，我从来记不住。而我坐飞机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原则，就是跟我一起出差的人，都要坐经济舱的话，我就坐经济舱，如果是大家一起坐头等舱的话，我也坐头等舱，如果是我一个人出差的过程中，有什么舱就坐什么舱。
王海东：我发现您在表达的时候特别喜欢随大流，坐飞机也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对于房价未来的这个判断上，我发现您现在也开始有点随大流了。
潘石屹：没有，这个是原则。
王海东：您永远坚持您的想法，他们都说您在和王石的观点开始慢慢变得趋同。
潘石屹：趋同，证明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。
王海东：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，所以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。而且我刚才注意到了刘总和潘总，其实对于改革开放都有他们自己的表述，觉得非常感激改革开放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说，正因为有刘总、潘总、张总这样的人出现，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才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。30年使三位的人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那么我想问一下，如果再过30年，2038年的时候，三位想一想，大家自己可能都会在做些什么？刘总？
刘永好：我可能在打高尔夫。
王海东：87岁的刘永好在打高尔夫。那么潘总呢？您到那个时候应该是75岁。
潘石屹：我们家从家谱上来看啊，我们家的男人活的寿命都不是很长，好像活过60多岁的都不多，有可能是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，所以我基本上做的准备呢，就是活到60多就差不多了，所以你这个时间给我规定的远了点。他还在打高尔夫球。
张跃：没有，有净化机以后，你应该活到一百。
潘石屹：有远大净化机。
张跃：可以活120岁。

王海东：那张总，您自己肯定要用您的产品了。您一定活得很长，到那时候您在做什么？
张跃：对，70多岁了。你刚刚说30年以后，真的很难预见我将来会做什么，但是肯定会比现在更轰轰烈烈，会不会比现在工作时间更长倒不一定，因为确实有一些爱好还是有一些希望，自由的时间多一点，可能工作时间比现在短一点，但是我怀疑会比现在更加轰轰烈烈。做的事情更加激动人心！这是我自己的感觉。不会去拍电影，不会去搞那些事。
潘石屹：这个电影我还有个忠告，年纪大的人别去拍，台词背不住，而且好多片子是爱情片，你也不知道人家说什么。
王海东：不，拍广告还是没问题的。好，再次感谢三位。谢谢！谢谢！
PAGE  
9

